
论语气词 “吧”的主观性①

何文彬②

摘　要　 “吧”是普通话的基本语气词，功能复杂

多样。本文以主观性理论为基础，从 “人的活动”多样

性角度看 “吧”的不同功能，并据此讨论其 “祈使”、

“测度”、“委婉性”、“交互性”等功能和性质的区别与

联系。从活动类型看，“吧”能参与构建多种活动，主

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测度性活动，一类是祈使性活动。

这些活动所带有的主观性会 “迁移”到 “吧”身上，使

它具有测度性和祈使性。“吧”所构建的其他活动，则

可能是这两大类活动的变化与发展。在两种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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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吧”发展出交互性和委婉性两种性质，其主观性

更进一步，因为它们涉及到听说双方，具有交互性。

关键词　语气助词；吧；主观性

一　问题与思路

普通话中，“吧”是最常见的语气词之一，用法多变，学者

研究也相当深入。宏观地看目前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对其不同

用法的性质及其联系说法不一，二是对其来源也有分歧。

先看第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共时的。以 《现代汉语八百词》

为代表的传统研究归纳了 “吧”的五种不同用法：

１．用在祈使句末尾，表示命令、请求、催促、建议等。如：

你好好儿想想吧。帮帮我的忙吧。快点儿走吧。别说了吧。

２．用在问句末尾。如：这座房子是新盖的吧？

３．用在 “好、行、可以”等后面，表示同意，是一种应答

语。如：

好吧，就这么办。行吧，咱们试试看。可以吧，就照原计划

执行。

４．用在句中停顿处。

ａ）用于举例。如：就拿我们的小王来说吧，他在各方面

表现都挺不错。

ｂ）用于让步小句。如：就算你正确吧，也该谦虚点儿。

ｃ）用于交替的假设，有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意思。

如：

大伙儿选我当队长。当吧，能力有限；不当吧，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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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推脱。

５．用在 “动 ＋ 就 ＋ 动”的句子末尾，这种句子表示 “没

关系”，“不要紧”。如：

丢了就丢了吧，我另外给你一个。

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归纳出来的用法比较符合我们的语感，容

易理解，其缺点则是没有将不同用法联系起来，同时对其意义的

分析也不够细致，多简单地说 “吧”能用于什么类别的句子。

后来的许多研究可视为试图弥补这些不足，一方面力求分析

出 “吧”的具体意义特征，也就是要概括出真正属于 “吧”的东

西来，同时将不同用法统一到其下。这种研究变化可以理解为是

语法研究由传统的 “描写”向现代的 “解释”转变的自然结果。

这种概括无疑有所进步，但仍嫌不足。

首先是不同学者概括出不同的意义或功能特征来，这是主要

方面。这种概括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 “吧”表达说话

人的某种语气特征，胡明扬 （１９８１）认为说话人用 “吧”表达不

肯定的口气，贺阳 （１９９２）认为表示 “非确认”语气，胡裕树

（１９９５）认为 “吧”表示 “半信半疑”，Ｃｈｕ （１９９８，屈承熹）认

为它表示 “说话人的迟疑”。与此相关，刘月华等 （２００１）认为

“吧”的作用是 “缓和语气”，也有人认为真正属于 “吧”的只有

“委婉”功能。这种概括的优点在于 “明确性”。第二类则着眼于

“吧”的人际交互功能和语篇功能，如Ｌｉ等 （１９８１）认为 “吧”

的基本功能是 “寻求同意”，屈承熹等 （２００４）认为它有语篇标

记功能，即 “对听话者而发”及 “增强与其语境的关联性”，徐

晶凝 （２００８）将其 “语义表述为 ‘说话人对语句做出的弱传信式

推量，并交由听话人确认’”。这种概括也是语法研究向交际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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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扩展的结果，发现了之前不太关注的功能。不过这么多观点，

孰是孰非，难免让人无所适从。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第二个不足是，如果用学者概括出来的

特征来解释具体句子的 “吧”，许多例句又显得不够自然，因此

徐晶凝 （２００８）也承认，“吧”用于句中时，“‘将确认权交由听

话人’的交互意义减弱了一些，而主要表现为说话人对自己后面

所要讲的话持犹疑态度”。这样看来，要以某种具体的意义去解

释所有 “吧”的用法，难免左支右绌。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历时的。虽然赵元任 （１９７９）认为 “吧”

有两个来源，祈使句中的来源于 “罢”，疑问句中来源于 “不”，

但有些学者认为 “吧”仅来源于动词 “罢”，如太田辰夫

（１９８７）、向熹 （２０１０）、齐沪扬 （２００２）等。这种分歧尚未引起

学者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它事关重大，因为它与确定其共时功

能密切相关，因此朱德熙 （１９８２）明确将 “吧”分为两个是值得

重视的。

鉴于此，本文讨论 “吧”的思路是：在共时层面，既承认其

功能或用法的多样性，也要揭示这些功能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特

点是在话语功能的宏观框架内探讨这些问题。话语功能方面，冉

永平 （２００４）和张小峰 （２００９）就某些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讨

论，本文从更高层次来定位 “吧”，侧重于系统把握与历时印证，

这个方面我们以 “主观性”来概括。限于篇幅，“吧”的历时问

题，也可称 “主观化”过程，此处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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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的活动及其主观性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由于语言的极端复杂性和其触角

的多向性，语言研究的具体内容相当广泛，形成许多分支学科和

交叉学科。传统语言研究总是立足于语言符号的形式，因为形式

才是语言独有的东西，讨论符号形式及其组合规律成为主要任

务。传统语言本体研究对象一般到句子为止，主要讨论句子及其

以下的单位 （短语、词、语素、音素等）的性质、构成和演变规

律，有时也分析这些形式所指的相对静态的意义，当代语言学在

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等的启发和推动下，研究范围有所扩大。认

知科学推动我们向内、向大脑寻求符号的意义。语言哲学启发语

言学家向外拓展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向句子之

上的语言单位扩展，如话语篇章语言学主要探讨比句子大的语言

单位的组织规律；另一个是将语言视为一种行为，如言语行为研

究就此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就 “吧”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功能而言，已经不必在句子以下

层次讨论了，根据上文简要评述，除了传统的描写，解释方面，

学者主要在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概括 “吧”在句子层次所附加

的语气，二是对其话语篇章功能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是与 “吧”

的自身特征密切相关的，有的相当到位，如冉永平 （２００４）等提

出的 “委婉”功能。但为什么还有问题呢？我们认为观察层次还

需要适度提升，否则难以将 “吧”的不同功能特征联系起来。

而这种提升必须紧密结合语言的本质功能，语言形式虽为语

言所独有，但并非其本质，从句子到话语篇章是一种提升，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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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升仍可视为将语言形式当作相对自足的系统、相对客观的对

象来研究，只是视野的物理扩展，因此没有本质的改变。从这个

角度看，将语言视为某种行为则比话语篇章分析更接近实质，但

我们认为还不够，语言不只是某些简单的行为，机械地从行为角

度解释语言有时也不自然。言语行为论者可能会说， “下雨了”

相当于 “我说下雨了”，这个加上去的 “我说”就显得有点多余。

本质地看，语言广泛地嵌入到人的所有活动之中，它是人的活动

的一部分，“下雨了”这句话是和某人的相关动作行为、所思所

想所感高度统一起来的。把语言从人的活动中离析出来独立研究

有时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当我们

孤立地研究已经深深植根于人的活动的 “吧”时，就难以系统地

把握、自然地表述它的性质和功能了。

语言既然是人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由于活动的广泛性和复

杂性，语言也是广泛而复杂的。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人的活动

简单地分为三个层次六个类别：

第一层次：生产、生活 （物质活动）

第二层次：认识、体验 （精神活动）

第三层次：表达、交流 （符号活动）

这些层次本来是连贯起来、互相联系着的，也可以适当分开

讨论。第一层次主要是物质活动，具有可见性，是主要活动，是

基础。生产是生存的保障，生活是生命的过程，它们都是极为复

杂而丰富的。物质活动还应该包括人接触或关心的客观存在，比

如 “人在看风景”这个活动本身可算是一种物质活动，进一步

看，人眼中或想象中甚至没觉察到的风云变幻也是一种物质活

动，但典型的物质活动应该是与人的生产生活相关的。第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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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神活动，在人体内部特别是大脑里进行，具有隐蔽性。复杂

的生产、生活促进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于是有了对客观存

在和自身的深入认识和清晰的意识，有了对生产、生活和认识的

多样体验。正确的认识使生产的效率更高，愉悦的体验促使人追

求更好的生活。第三层次是表达活动，我们更关心其中的符号活

动，主要是言语活动。为了更好地生产、生活，为了使别人了解

自己，也为了了解别人，人们经常需要表达和交流 （交流是表达

的特殊形式），其高级形式就是所谓的艺术。表达、交流的直接

对象一般是认识和体验，间接对象是生产和生活及其广阔背景，

不过间接对象往往是表达的目的。表达和交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进行，但人类会发明各种符号来提高效率，语言可能是最复杂的

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发明与认识体验直接相关，与生产生活间

接相关，同时又会受表达交流的影响。

因此，语言符号从静态形式上看，似乎与客观世界一样具有

独立的价值，其实它是与人的各种活动密切结合起来的，语言不

是孤立的 “行为”，是人的各种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活动

的产物，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理解语言的意义和功能。

另一方面，人的各种活动带有两个特征：一是理性特征，正

常的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然这种追求有眼光远近、

范围广狭的差异；二是感性特征，人非草木，他所有的活动总是

带有某种程度的情绪特征，虽然他在某些场合会竭力保持 “声色

不露”，显出某种中性特征 （这可理解为一种受理性节制的情绪

特征）。这两个特征必然也要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理性特征使人

选择最适合语境的语言形式，感性特征使语言总是自觉或不自觉

地附带有某种情绪。进一步看，这两个特征其实正是人性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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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所以语言和言语活动也能体现人性。这种人性我们称为主

观性，主观性属于人性，活动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中必然体现

出人性，也就是主观性。

人的活动及其主观性，正是我们系统讨论 “吧”的基础。

三　 “吧”参与的活动

人总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带着某种感性特征主观地从事各种

活动，宏观地看，这些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六个类别，如果细

看，则活动的种类几乎是不胜枚举的，它们之间可有交叉、包

含、对立等各种关系。有的活动非常显著，有的活动，如认识与

体验等，如果不通过语言，并不容易为人觉察。虽然几乎所有的

活动都可以有语言的参与，但无疑第三层次中语言最为常见，虽

然表达和交流也并非一定要用到语言。

我们都知道，汉语学界一般从语气或功能角度将句子分为陈

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类，这种分类与我们上面的分

类有一定的共通性，即都重视功能，只是视野不够开阔，也不够

深入，不过它也有优点，就是与 “语言”结合更紧密，所以一般

情况下可以据此解说某些句子层次成分的 “语言”功能，如

“吗”表示疑问，“了”表示陈述，“吧”既可表示祈使，也可表

示疑问 （推测性），等等。因为视野较为狭隘，所以有些 “活动”

性成分，如情态动词 “可能”等，就不能得到妥贴的解说，其实

它一般用于某种推测，而 “推测”不妨视为一种常见的 “活动”。

这些功能相近的成分往往可以搭配使用，如 “可能吧”、 “也许

吧”，“推测性”更明显；说话人可以选择 “推测”，也可以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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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都取决于他的理性判断，这种理性特征自然也会附着在

整个活动中，从某个角度看它便成为语言符号的一部分了，推测

从某个角度看是委婉的，于是 “吧”也有 “委婉性”了。这样，

我们就能够在更大的视野里考察各种语言成分的功能、性质及其

关系。

由于我们还没有对 “人的活动”做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下面

只能暂时 “列举”出 “吧”参与构建的各种 “活动”，不过之前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如上所析，这些罗列出来的抽象程度不一的 “活动”，

从表面看，主要与第三层次的活动有关，或者说是表达交流活动

的次类，进一步看，其实反映了说话人的认识或体验，宏观地又

与生产、生活等各种物质活动及其基础有关。因此，要明确地将

其归入某一类甚至某一层次是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总的来看，所有用 “吧”的活动首先都是 “（言语）表达”

活动，这是共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作 “侧重性”分类。如果这

种表达侧重说话人表达自己的认识或体验，说话人并不十分期待

对方回应，那就是普通表达。一般的陈述、感叹可以视为此类表

达，推测也可视为此类表达。如果这种表达侧重对方作出一般反

应，特别是言语反应，就属于交流性表达。一般的疑问可以视为

此种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反问主要表达说话人的个人认识和体

验，往往不需要回答，应该归入普通表达。如果说话人期待听话

人的行为反应，我们称为 “祈使性表达”。显然这种分类的主观

性很强，不过它正反映了人的活动的复杂性和主观性。

第二， “吧”类语气助词，多用于交互性、口语性语境中，

严谨的、说明性语境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我们的例子主要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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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文本，主要是王朔的小说 《我是你爸爸》（共１９６个 “吧”，

１５．２万字）和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台词 （共４９８个 “吧”，

１３．３万字）。

Ａ普通表达类：测度、决定、叙述、……

这些活动重在说话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体验，即使有疑问形

式，一般也不需要回答，测度性较强。一般的陈述、感叹是普通

表达，就 “吧”而言，测度性句子很多可以纳入此类，因为它们

往往不需要回答。

●　一般测度问或测度：

———这个人你该有印象吧？你们学的课文里有一篇就是

他小时候写的 《春到汾河》。

——— “电视好看了。”马锐说，“每天起码半小时战况报

道吧？都是真枪真炮最现代化的战斗———多带劲！”

——— “还没吃午饭吧？先去吃饭。”

——— “饿的吧？”马林生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哟，都

过吃饭的点儿了，光顾侃了。走走，咱们找地方吃饭去，还

是肚子要紧。”

———何：二位是 《人间指南》编辑部的吧？怎么样？还

满意吗？

　　李：满意，满意。味道好极了。

———戈：可这事儿也太好了。好得都悬了。这年头儿还

有这种好事儿，我真是头一次遇见。

　　何：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吧。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好人

了。这也难怪。这几年啊，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人心都搞乱了。

什么理想啊、信念呢、前途啊、高尚的情操啊，都没人信了。

·６８１· 语言历史论丛 （第九辑）



测度问一般是有根据的，有时不指望对方回答。测度是一种

认识性活动，测度问是这种认识性活动的言语表现。这种活动有

时还可以不说出来。如：

马林生一笑，心想：早知道你要说什么。不是头一天动

这念头了吧？从打离婚法院根据孩子的愿望把儿子判给马林

生起，这老太太就憋着要把孩子要回来，总觉着外孙跟着爸

爸要吃苦。

●　反讽性测度问：

马林生打量着儿子：“我在你这岁数可说不出你这些话，

早熟了点吧？”

反问接近于一种体验表达活动，因为相关事实强烈地违反了

说话人的一般认识，产生了不一般的主观体验。

●　一般的决定：

——— “这样吧，”马林生以父辈特有的和蔼、慈祥的语

气说，“你把昨天的家庭作业再做一遍。”

———牛：这么办吧。东宝，你叫他们来，当面谈谈。

———我不怪你们，年轻人嘛，容易摇摆，这么着吧，你

们回去再好好儿想想，前后左右都想到了，要是觉得有问题

就算了。

“决定”是一种意志性活动，“这样吧”、“这么办 （着）吧”

等 “习语”经常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作出了某个决定。

●　较委婉的决定：

——— “那就还吃面条吧。”马锐重新举起报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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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给你们留着地方儿呢。诶，我这就让人写上。

仿宋体，还是狂草？

　　牛：诶，就狂草吧。狂草遒劲。

——— 牛：恩，不早了，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江导他

们挺忙的，让他们忙吧。

●　勉强同意或答应：

———马锐看着爸爸，有些猜不透他的用意：“那……聊

吧。”

——— “说得有理。你就问吧，今天我充分满足你的好奇

心。”马林生微笑着，端起小姐为他斟满的酒杯，喝了一口。

———费：哪儿组织的？余：《人间指南》。

　　费：好吧。一来呢，是为了灾区人民。二来呢，是

为还你那顿午饭的情儿。

———张：诶，我说，你不能这样。我好歹也是个男人

哪。在外头，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男子汉。可是一回到家

里，哼，连孩子都瞧不起我。你！

　　刘：那好吧。门儿我锁上了，孩子进不来了。跪

吧。

———李：好吧，就这样吧。

　　莫：答应了？

　　李：答应了。这冰箱算我买的，回头我把钱给你，

我砸锅卖铁也一分钱不少你！

“吧”经常用于勉强应承，常用 “好吧”、“那好吧”、“就这

样吧”、“行吧”，试比较 “好吧”与 “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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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拒：

何：不必忙着走。待会儿在这儿吃晚饭，我们已经安排

了。

牛：饭就不吃了吧，太麻烦了。

何：不麻烦，反正我们也要吃，一会儿添几双筷子罢

了。

李：那就吃吧。既然咱们也是主办单位之一，吃也是等

于吃自个儿的。

刘：对对对。

牛：啊，对了，老何同志，您看我们两家是不是要签一

个协议书之类的东西呀？

李：不必那么烦琐吧。我们双方同意就行了。以后晚会

的活动，都以我们双方的名义进行就是了。

“不 （必）……吧”结构往往表达说话人的婉拒。

●　勉强认可：

——— “你爸人挺好的，事儿不多。”

“还行吧。他知道给自己留面子。”

———戈：诶，江导，您今年高寿了？

　　江：还行吧。这身子骨儿还硬朗。

——— “模模糊糊吧，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

“勉强认可”和 “劝说”一样，语言的参与是必要的，“还行

吧”具习语性。

●　一般的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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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忙吧，马叔叔，别管我，我渴我自己倒。”夏

青一脸堆笑，脚一点点往里屋挪，笑脸始终迎着马林生。

———王：那、那就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只要、只

要你们大伙儿没意见，只要我胖得不影响工作，那我继续、

继续胖下去。

　　大家：胖下去！胖下去吧！

“劝说”活动经常要用 “吧”。

●　某种表态：

———孩子们盼了一年了，总得给他们献份儿厚礼吧。可

你说，现在这孩子还缺什么？都那么幸福，给吃的，玩儿

的？

———何：我们正谈着呢。胡：你们谈吧。

●　罢休：

———诶，女同志就算了吧。您要想出力呀，您就好好儿

琢磨琢磨怎么把这吃零食的习惯改成吃萝卜的习惯。

———算了吧，一会儿要是到那儿一干活儿累趴下，抬你

们可比抬萝卜还得费劲。

———你算了吧！马林生心想，贵校发生的聚众斗殴还少

么？

“罢休”首先是一种心理活动，一种决定，其言语伴随物经

常有 “算了”、“算了吧”。

●　不计较、不在意：

他现在已经过了格外怕被人说酸的年龄，酸就酸点吧，

·０９１· 语言历史论丛 （第九辑）



能酸起来也说明自己不老。

《八百词》说 “动＋就＋动”经常带 “吧”，表示 “没关系”，

也是一种类似于 “不跟你计较”的心理活动。

●　犹豫不决或假设：

———大伙儿选我当队长。当吧，能力有限；不当吧，又

不好推脱。

———姑且定她不喜欢那本书吧。

●　协商性叙述、举例：

“这么说吧，我们拿这本书作个比较吧。”马林生从书架

上拿下一本近期畅销的情节小说。

●　叙述中继：

———牛：诶，你是不是还得等戈玲一道走啊？

　　李：是啊，她说好了拿请柬吧，在东门口儿等我。

怎么没有了呢，我那一张？

———李：不过再怎么说吧，咱也不能跟人家 《大众生

活》比。

———余：胆小怕事，不是没机会，诶，等机会来了吧，

嗬嗬，反而发憷。刘：是。

———刘：我，我那儿有一条被子吧，那个，那个面儿稍

微旧了点儿。

　　余：干净就行了。

这类 “吧”的意义最虚。

Ｂ　侧重交流类：询问、求证、寻求同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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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言语活动，说话人希望从听话人那里得到某种信息性回

应。

●　求证性询问：

——— “你想啊，真正的痛苦，那种深沉的感情能像这个

酸姐们儿那样溢于言表……那成语是这四个字吧？”

“对，没错，溢于言表：充分地、毫不掩饰地外露于言谈话

语之中———上星期周老师刚讲过。”

———夏经平笑着说：“吓得够呛吧？”

“可不，我和老师都狠狠吓唬了他一通，几天缓不过劲

儿来。”

——— “她们一定不许你坐过山车吧？”“没让。她们连碰

碰船和电动汽车都没让我玩，只让我去坐小火车旋转木马之

类的小孩儿玩艺儿，最后还陪她们坐了趟大观览车。”

——— “你也哭了吧？”“没有，真的没有……不过看的时

候也挺感动，眼圈红了，忍住了———你不觉得感动么？”

———何：怎么样？这一夜还行吧？

　　李：太行了，凡是敢去的谁要能忘了这一宿，我就

不姓李。

———江：这儿呢，就仿比是那个体育馆，这儿就是那台

子，这前后左右的演员呢，都在转遭儿埋伏着，一个犄角一

组，作雕塑状，剪影儿，剪影儿懂吧？

　　李：这知道，就是大概其，四周有一边儿。

　　戈：朦胧，影影绰绰的。

　　江：对！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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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性询问其实也是基于测度性心理活动，其特点在于希望

听话人回答。

●　有点担心：

———李：嗯，鬼鬼祟祟的。孩子们就喜欢恐怖，越害怕

越爱看。

　　牛：不会吓着孩子吧？

　　李：我小时候儿就爱看这个。你想啊，全场都是黑

的，就那么一丁点儿亮儿，啊，多好玩儿。什么小动作都看

不见。

———牛：哎，小王，诶，人呢？小王！小王！

　　刘：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李：我想不会吧，谁敢骗咱们啊？大概是啊，文化

低，想多拿点儿钱，这章也许先盖完咱们的，再盖他们的。

———李：诶，老刘，昨晚儿没喝多吧？

　　刘：还说呢。非灌我，回家就全吐了。那么好的东

西，一点儿也没剩。多可惜啊！

　　李：不冤枉，啊。那可全是好酒，我也没有少喝。

“担心”无疑是常见的精神活动，兼有认识和体验。 “不会

……吧”是常见的搭配，以 “不会吓着孩子吧”为例，其构式的

表达功能可以分析为：说话人认为可能吓着孩子，但又希望不会

发生这类事情，有时可以直接说 “不会吧？”。

●　寻求同意：

———李：诶，对不起，我的名片忘带了。你的也忘带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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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嗯，当然……，很抱歉。

———张：小声点儿。咱们屋里谈，屋里谈，好吧？

　　牛：啊，好好好。怕成这样儿。

———何：当然。恩，事情是这样，再有两个月就到六一

儿童节了。孩子嘛，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一年呢，就

这么一个节，咱们当大人的，平时可以不管，到节了，总得

为孩子们办点儿实事儿，诶，你说对吧？

　　李：恩，你说你说。

Ｃ行为导向类：建议、商量、催促、要求 ……

这类活动，说话人重在引出听话人的行为反应，有些与一般

所谓的 “祈使”比较接近。

●　建议或征询：

——— “咱们一起做吧？”马林生开口道。马锐把报纸一

合，啪地拍在桌上，率先噔噔走向屋外的小厨房。

——— “一个人打乒乓球有什么意思？我跟你一起打吧。”

他们院外头的胡同里有两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那是和他们

胡同搞 “军民共建”的驻军某连修的。

———刘：还是老陈回来再决定吧。

———接着听到女孩大声说：“太阳晒过来了，到我家去

聊吧，我家没人。”

——— “刘老师，你来讲事情的经过吧。”他转身对一个

胸部肥大的女老师说。

——— “去玩吧。”马林生怏怏地说。

——— “那咱们就去划船吧，去紫竹院或者北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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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着办吧。”

“建议”是一种常见的活动，可用 “我建议”打头，也可以

用 “吧”辅助表达，但二者不能同时出现，这说明 “吧”有独立

表达某种活动的倾向。

●　希望得到言语回应：

——— “你喜欢去哪公园吧，你说？” “哪儿都成。您怎

么，星期天想动弹动弹了？”

——— “你说吧，哪儿啊？” “你第一次请我妈吃饭的地

方。”

《八百词》和 《语法讲义》都说，“你喜欢去哪公园吧？”类

似于祈使句，相当于 “你说……吧”。

●　要求：

———我也弄不清应该怎么念，你往下说吧，我懂你的意

思。

——— “收起你的自尊心吧，你现在还顾得上它？”马林

生讥讽地望着儿子，“你现在就不能把自己当人。按我写的

把检查抄好，明天交到学校去。”

●　弱祈使：

———牛：诶，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余：这个呀，看看

吧，矿泉壶。

——— “不不不不不，要有一个新开端。瞧着吧，我会变

一个人的，变得让你都认不出来。”马林生充满信心地说，

洋洋自得地瞅着儿子，“你会吓一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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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和的催促：

———牛：咳呀，快去吧，快去吧。呆会儿人家觉着咱们

不重视人家了。

——— “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缝针。”

———何：看不出来。还真看不出来。我跟你们直说得

了，省得你们心里老不踏实。

　　李：快，直说吧。她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有人可能会说，你列举这么多用法，让人怎么掌握呢？有些

明显是句子本身赋予的，不是 “吧”特有的。这种质疑虽也有一

定的道理，可我们认为还很不够，因为一则人的活动是异常复杂

多样的，二则正是这些活动赋予了相关语言符号以意义。我们认

为语言的意义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内在的认知层次，一个是

外在的活动 （对象）层次，前者是起点，当然重要，后者是终

点，相对而言更为重要。一个语言成分具有什么意义，要从它的

实际用例 （终点）中去发现、去提取，但这种提取不要轻易远离

对象。为什么学语言需要实践，单学几个抽象概念是远远不够

的。为什么一个实词，除了所谓的理性义外，还有色彩义，这个

色彩义就是语境和使用者赋予的。理性义是存在的，但它只是言

语表达的线索 （起点），词语的理性义最终还要靠实际的言语表

达所关联的人的活动所赋予。

这样说，不是否认内在意义的重要性，事实上本文的重要任

务之一就是分析 “吧”的某些起点性功能或意义，不过我们要清

楚，它同其 “活动”义是不排斥的，相反，它们是互相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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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吧”的主观性：交互性和委婉性

如上所析，“吧”能直接参与许多表达活动，间接参与各种

精神和物质活动，研究者肯定关心，它是以什么身份参与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探究属于 “吧”自身所有的意义。不过我

们要知道，这个意义不是恒定的、唯一的，因为本质上它还是人

的各种活动所赋予的，活动在变化，其中的主观性在变化，意义

就会变化。作为一个用法复杂 （参与活动多样）的词，所谓 “自

身的意义”也是相对的、暂时的、多样的、多层的，甚至可能是

“功能性”的。

在参与的各种活动中，虽然 “吧”的功能并不完全一致，但

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交互性，第二是委婉性。这两

个特性，如我们之前所述，已有学者分别论及，本文讨论它们的

特点有二：一是在 “人的主观活动”基础上讨论它们，二是将两

种特性联系起来。前面我们列举了 “吧”的各种活动，从中可以

或多或少地感觉到 “吧”的相关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 “吧”

的特性是与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本节集中讨论这两种特性，并

将二者联系起来。

先看所谓的交互性。交互性的本质是特别认可听话人的存

在，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２００６）在讨论主观性问题时，特别区分出 “交互

主观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其主要所指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

“委婉性”有关，本文的交互性范围要广泛一些，即将交互性活

动的一种特性称为交互性。典型的 “交互”当然指 “互动性”，

如问答式中的信息互动，问答是一种交流，如果 “答”是一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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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可算是互动，因为我们认为语言、话语是人的活动的一部

分。广义的交互还应该包括我们称为 “表达”的某些情况。“表

达”的类别当然很多，“吧”所参与的也有一定的交互性，因此

有些测度问，虽然说话人并不打算听话人回答，但是听话人其实

是可以回答的。虽然是这样，但我们认为 “表达”里的交互性的

层次还是要 “高”些，要抽象些。具体地说，“吧”在这个层次

的交互性体现为一种委婉性和不确定性，也即对听话人 “面子”

的照顾，形成一种隐性的交互，因此可在 “委婉性”层次来讨

论。

在典型的交互用法中，“吧”所直接依附的成分，会对听话

人形成某种 “压力”（语力），迫使他做出某种回应。如：

何：怎么样？这一夜还行吧？

李：太行了，凡是敢去的谁要能忘了这一宿，我就不姓

李。

这个例子中，问话人问 “还行吧”，正常情况下听话人应该

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句末虚词在命题意义上是可有可

无，但这里的 “吧”显然不是这样，不能说 “怎么样？这一夜还

行？”试比较 “吗”的情况，询问句 “你去吗？”一般情况下也不

能说为 “你去？”，这时我们说 “吗”是 “功能性”的，也即没有

这个 “吗”，某种 “询问”活动就不便甚至不能进行。从这个角

度看，“吧”对于构成测度问也是功能性的。显然，这种构成测

度问的功能是其交互性的基础 （如此看来，“吗”也有这种交互

性）。

“吧”的这种交互功能经常形成一些固定性结构，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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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行吧？”、“你说对吧？”，在表 “担心”的句子中，“不会／

没……吧”则是另一种功能性 “构式”。

有些 “吧”字句可以两解，如：

余：嗯。领导咱就不说了啊，说说这四个群众吧。得两

男两女吧。

刘：是。

“得两男两女吧”这句话，语料中带句号，此时意味着记录

台词者强调说话人的肯定性，其实可能应该用问号，这从有回答

可以看出来。这个例子中其实也包含一个构式 “得……吧”，是

一种偏向肯定性推测活动。有些测度问句中，“吧”换为 “吗”，

则可变为一般的询问句，但是我们不能说 “得两男两女吗？”。

“也许 （……）吧”、“可能吧”、“大概吧”也是常用的搭配，不

过可能侧重表达而不是交流。

在行为性交互活动中，经常可见重叠式，如 “快去吧快去

吧”、“看看吧”、“瞧瞧吧”之类。“你说吧”似乎是要求言语性

回应，其实是要求行为性回应，“你说”是一种行为要求，这一

点学者已经指出。

测度问一般是有倾向的，如果 “吧”前带 “呢”，则肯定性

更强，这种句子虽然书面语不多，在口语里时有出现。如：

李：余德利，我要没瞎说你这拿老刘当托儿，打谁的主

意呢吧。

余：哎唷，东宝诶，哎，火眼金睛，诶唷，我告诉你

呀，要不是你这模样儿长得有点儿可疑啊，哎，咱俩要是合

作那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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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如果不用 “吧”，那句子的测度性就不能体现出来。

我们再看 “吧”的第二种值得注意的主观性———委婉性。显

然，一个人说话主要是传递信息，按理说如实地、肯定地表达就

是了，委婉地表达，主要指不明确、不肯定、不直接地表达，就

表明他有所顾虑，顾虑的对象一般就是听话人，包括对其 “面

子”的照顾。交互活动如果要提高成功率，则双方互相尊重、合

作经常是必要的，“委婉”是其中的重要 “手段”，所以，“委婉

性”与 “交互性”是密切相关的。

从因果关系看，可以认为，“吧”用于测度时增加了不肯定

性，这种不肯定正是其委婉性的主要来源。其他情况可能也会产

生某种不肯定性。如果是 “好吧？”之类的组合，说话人主动的

咨询，“交由听话人确认”（徐晶凝２００８），当然说话人就没有直

接肯定了，所以也是委婉的。另一种情况，如 “也许吧”类组合

中，副词 “也许”因其语义特征也贡献了 “不肯定性”，不过此

类也许应该视为 “亲合”，即物以类聚，与 “好吧”的性质有所

不同，二者是配合才得以实现特定功能， “好吧”能换为 “好

不”，但 “也许吧”不能说 “也许不”。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列举的 “吧”所参与构建的活动

中，直接交互性活动不是主要的，侧重单向表达的活动的类别更

多，甚至 “担心”类活动也可以认为具有相当的 “单向性”。也

就是说，在现实用法中，“吧”的主要功能是增加表达的 “委婉

性”，而不是比较初级的交互功能。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

先是 “吧”功能或意义的自然发展，其次，言语交际活动中，双

方追求交际成功是主流，因此为达到这种成功而经常使用的手

段，如 “委婉性”，也是很常见的，现实的需要遇上合适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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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手段，成就了 “吧”的主要功能。当然，其一般交互功能，即

参与构建所谓的测度问，也仍然存在，且有时与 “委婉”功能不

能截然分开，这都是现实需求与可能的手段互动的结果。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有些 “吧”字句并不能简单地用 “委婉

性”来解释，更不能由一般的交互性 （“你说对吧”）解释，如

“酸就酸点吧，能酸起来也说明自己不老”，这可能与 “吧”具有

不同来源有关。这类 “吧”带有某种 “不在乎”的意味，我们推

测它可能是动词 “罢”（“罢休”义）虚化而来。

还有些 “吧”字句，也不能用普通的交互性来解释：虽然有

的似乎能用 “罢”的虚化义来解释，如有些表 “决定”的句子，

“这么办吧”、“这么着吧”，可以说为 “这么办算了”、“这么着算

了”，“我看还是……吧”、“让……吧”可以说为 “我看还是……

算了”、 “让……算了”；但多数还是不行，如 “好吧”、 “那好

吧”、“算了吧”。还有些就更难解释了，有些表假设的句子，如

“大伙儿选我当队长。当吧，能力有限；不当吧，又不好推脱”。

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表达活动的多样性、交叉性，也即本文对句

子的表达主观性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

“吧”的认识还有很多盲点，其中重要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其来源、

对其演变路径和方向缺乏研究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分

析。

五　结　语

“吧”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语气词，具有功能的特殊性。

从主观性角度看，“吧”能参与构建很多活动类型，主要有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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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类是测度性活动，一类是祈使性活动，这些活动所带有的

主观性会 “迁移”到 “吧”身上，使它具有测度性和祈使性。

“吧”所构建的其他活动，则可能是这两大类活动的变化与发展。

在这两种活动中，“吧”发展出交互性和委婉性两种性质或功能，

这时其主观性更进一步，因为它们涉及到听说双方，具有交互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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